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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4 版）一个人总应该有办法，在
患难挫伤之中安排你自己。而李白这个不羁
的天才、带着狂想的天才，他没有任何手段和
方法来安慰自己，来超越解脱，他完全没有。
他喜欢喝酒，一天到晚喝酒，因为他在人间没
有办法减少他的痛苦，所以李白唯一的方法
就是借着沉醉来忘记他的痛苦，只有沉醉的
酒才能使痛苦得到暂时的遗忘和解脱。
　　而且你会发现凡是李白写喝酒的诗，凡
是写喝醉了的诗，都跟他的悲哀、忧愁写在一
起，所以他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
更愁”。李白还写过一首《将进酒》，“五花马，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我什么都不要。不
管我有那么名贵的马——— 五花马，不管我有
那么名贵的皮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后面说
什么呢，“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以他一年之内
可以把几万的黄金都散去。因为他对于人世
的痛苦失望是那么深，没有酒我的痛苦是不
能忍受的。所以李白沉醉是因为他在人世之
中，没有像欧阳修、苏东坡、陶渊明那样有一
个解脱、安慰自己的办法，他没有，他只有酒。
　　杜甫《赠李白》的第一句是写李白求仕
的失望，“秋来相顾尚飘蓬”；第二句写李白
求隐的失望，“未就丹砂愧葛洪”。丹砂是神
仙炼丹，吃了这个能长生，李白求神仙是比
求仕宦更大的一个失望，因为神仙根本没有，
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没有，所以“仙人殊恍惚，未
若醉中真”，所以他求隐失败了。
　　所以第三句杜甫才说了，“痛饮狂歌空度

日”，“痛饮狂歌”，杜甫对于这个天才的友人真
是有非常深的认识。“痛饮狂歌”所以“空度日”，
那个天才的追求都失望了，都落空了，而且他在
尘世之间只有约束，只有挫折，只有羞辱，他只
剩下“痛饮狂歌”，你从杜甫的诗里来看李白的

“痛饮狂歌”，那真是写得好。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说：“白也诗无
敌，飘然思不群。”说李白的诗真是没有敌手，
因为他的诗所用的形象都跟一般人不同，他
的诗布局、结构跟一般人不同，所以他真是充
满了天才的狂想，是别人想不到的。清朝有一
个文学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评论李白的诗是

“想落天外，局自变生”，说李白的想象是落于
天外，是超越于世界之外，就是一般人想不
到，他的那些想象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
所以他的想象是落于天外，是不属于人间
的；他的“局”，就是结构布局是从变化产生
的，“局自变生”，不是我们脚步一步一步走
稳，你看前两步就可以推想后两步还是在那
里。可是李白不是，你看他忽然间就变化，所
以“局自变生”。沈德潜还说，李白的诗“大江
无风，波浪自涌”，那真是奔腾的江水，一点
风都没有，可是它自然有汹涌的波涛。如果
是一个小池子，没有风，水就不动。可是一个
大江它永远不会静止，永远是动的，大海也是

如此，波涛永远是汹涌的。我坐过三峡的船，
长江的江水永远是波涛汹涌的，所以“大江无
风，波浪自涌”。沈德潜还说，李白的诗“白云
从空，随风变灭”，说他的诗的变化，好像是白
云在天上，它在空中随风就变化了。你掌握不
住，它没有痕迹，所以李白的诗是“白也诗无
敌，飘然思不群”。
　　还有痛饮呢，杜甫有一首赠李白的诗，

《寄李十二白》，李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二，所
以是李十二白。诗里写道：“昔年有狂客，号尔
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首诗
很长。“笔落惊风雨”，他说从前有一个狂客，
名字叫“四明狂客”。“四明狂客”是谁？就是
贺知章。李白他本来就很出名，玄宗在长安
召见他时，他就见到这个贺知章，贺知章一
看见他就赞美他，说你是“谪仙人”，如同天
上降下来的神仙一样，所以杜甫说“昔年有
狂客”，贺知章也是有天才的，也喜欢喝酒。

“笔落惊风雨”，你的笔落在纸上不用说人感
动，大自然都起了狂风暴雨。“诗成泣鬼神”，
你的诗写好了不但人感动，连鬼神都为之流
下泪来。后来杜甫就见到李白了，中间有两
句是“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就是你遇
见我了，见面后“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
说李白这个人高谈阔论，“剧”是极的意思，

就是非常能谈话，高谈阔论，有人不喜欢，
可是杜甫真的欣赏，“怜”就是爱，他对那
种想落天外的谈话“剧谈怜野逸”，真是十
分赏爱。世人都骂李白，后来李白几乎被
贬到夜郎了，很多人像高力士甚至想迫害
他。可是杜甫说我就是赏爱你的不受约束。

“嗜酒见天真”，你喝酒时我看到你纯真的
感情，而不是世俗的虚伪造作的外表。后
来李白被贬到夜郎几乎死掉了，那时杜
甫很久没有李白的音信，所以很关心这
个友人，不知道这个朋友、这个天才现在
到底怎么样，所以杜甫还是写赠李白的
诗，杜甫写的“赠李白”非常多。他说：“世
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
零酒一杯。”我们讲有人作诗慢，有人作
诗快，李白这个天才他自己吹牛“请日
试万言，倚马可待”，在上马前很短的时
间我可以给你写出很好的文章来。所以
是“敏捷诗千首”，写了那么多好诗。“飘
零酒一杯”，李白在尘世的挫折患难之
中，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的飘零沦落只
有一杯酒的安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
怜才。”世界上多少人不能忍受这样不
受约束的天才，可是我真是欣赏他，他
真是一个天才。（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
托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项目编号：18@ZH026）的成果
之一。

当不羁的天才落入尘世的大网

书 话

黄琳

　　某次午饭前，几个小朋友照例
有口角之争，愈演愈烈，似有动手的
冲动。我妈上前阻止，朋友L女士
说，阿姨，不用着急，他们是饿了，饿
了会吵架，随后气定神闲拿出糖果
送了过去。记得我妈和我描述现场
的时候，我大笑了至少30秒。
　　我笑话了她很多年。如今
才发现，愚蠢的人是我，L 女士
早就掌握了一条真理：饿了会
吵架。这也是苏珊·阿尔伯斯博
士在《饿怒症：掌控饥饿，摆脱
焦虑》这本书里表达的要点。
　　苏珊·阿尔伯斯是一位美国
心理学家，专门帮助在饮食和体
重管理方面有障碍的人群。在多
年的临床试验中，她发现饮食和情绪的密切关系，试
图找到管理“饿怒”情绪的办法。
　　关于“饿怒症”，苏珊·阿尔伯斯用了一个新词
hangry，意思是“饿怒的，形容词”。这是作者新造的词
汇，她的原话是：该词由饥饿（hungry）和愤怒（angry）
两个词组合而来，指因饥饿而变得脾气暴躁或易怒。
　　我们感到饥饿时，血糖水平会下降，有时甚至是急
剧下降，而低血糖会使我们变得更具攻击性。作者认为，
这属于正常且自然的生理反应。因为，在人类祖先生活
的年代，“饿怒”的人存活的可能性更大，比如人类穴居
时代，饥饿会让大家全心投入为食物而战的各种努力。
　　不过，持续处于饥饿之中或缺少食物的人，并非

“饿怒族”的主体。苏珊·阿尔伯斯谈到的，是在食物充
裕的情况下存在的“饿怒症”。缺少食物和食物充足，
都会引起情绪问题，“这两个问题好比一个是由洪水
引发的，一个是由干旱引发的，二者截然不同”。
　　好些职场人士为了周末早上多睡会儿，会放弃吃早
餐，即便在工作日，也是买份早餐匆匆吃完。不仅早餐，其
他正常的饮食也被繁忙的理由纷纷延迟或草草了事。
　　当我们无法好好吃饭时，由饥饿引起的喜怒无常
便会占据上风。而糟糕的情绪或心情常常被大家归咎
于压力，苏珊·阿尔伯斯说，“这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后
果，或是由于吃了过多的食物而完全破坏了情绪”。
　　错过吃饭时间，吃了不喜欢的饮食等，都会导
致饥饿产生的情绪波动，但正如前面所说，“饿怒”
的根源和血糖有关。
　　为什么血糖高低的波动会导致饿怒症？回答
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血糖和我们身体的关系。
　　我们每天从食物中攫取的营养物质，在身体中
被分解成氨基酸、脂肪酸和单糖等化合物后，被运
送至身体各处，满足我们所有的能量需求。如果进
食不足，身体获得的能量就会减少，就像电力耗光
的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葡萄糖作为身体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供给
不足，导致低血糖，就容易出现虚弱乏力、暴躁易
怒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
　　有意思的是，不同食物提供的“电池续航时
间”有所不同。比如，大家喜欢的巧克力，会瞬间提
高血糖水平，但同时也会很快消耗完毕，然后重新
回到“断电”状况，即焦虑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等。
　　而那些全谷类、坚果和浆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
因为代谢较慢，续航时间会更长。它们可以提供更长
时间的能量保证，也让我们保持更长时间的精力。
　　我们自身的情绪问题、节食行为也会催生“饿怒”。
　　在生活中，吃东西似乎成为我们解决个人情
绪问题的唯一办法。不开心的时候、无聊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都想吃点东
西。这种情绪主导的进食行为，属于“饿怒”的反
应。开始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沮丧、绝望，然后到
冰箱里翻找可以吃的东西，哦，有一个小蛋糕，还
有几块巧克力，那就吃了吧！迅速吃下它们，我的
心情在吃的过程中也迅速变好……过了一会儿，
沮丧、不确定带来的绝望，重新回来，还多了一层
懊恼，吃这么多都变成脂肪了吧？
　　生理、心理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导致“饿
怒”的发生。那么，具体在哪些情况下，饥饿引发了
我们的愤怒呢？
　　苏珊·阿尔伯斯介绍了几种类型的“饿怒”。
　　先说第一种生理性饥饿。什么是饮食的生理性
因素？就是没吃饱，没吃好，或者吃得太饱等，这些情
况身体都会感知到。而当身体感知到没吃饱的时候，
情绪就开始发生变化，就会出现急躁、易怒。作者把
这种情况称为“身体觉得饿了”，症状是烦躁不安。
　　第二种情况属于心理因素，是你的“大脑觉得饿了”。
也就是说，产生饥饿的原因并不是没吃饱，而是出于对
某种食品的渴望，想吃但吃不到的时候，会失望、焦虑、生
气。这种情况下的“饿怒”，和身体需要的营养无关。
　　内心觉得饿了是第三种类型的“饿怒”。按照苏
珊·阿尔伯斯的说法，这种类型的饥饿是由于某种
情感引发的，属于情感的需求。这种情感有消极
的，比如在压力、焦虑或无聊时，会通过食物来缓
解，也可能是想要持续愉快或开心的积极的情感，
但是无论哪种情感因素，当您满足这类需求的口
腹之欲后，您会感到懊悔、内疚或羞愧。饿几顿再
大吃一顿的减肥族，常常会面临这类情绪波动。
　　第四种类型是因为方便，所以吃了，即“手觉得
饿了”的类型。苏珊·阿尔伯斯说，当这种饥饿转化
为“饿怒”时，我们的感官会非常敏锐，整个身体都
在做出反应，流口水、闻食物的香气或是目不转睛
地盯着食物。你的手还会不自觉地伸向食物……
　　简言之，一方面，没饭吃或吃不饱会导致“饿怒”；
另一方面，即便有饭吃、能吃饭，也会带来“饿怒”。后
一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我们不好好吃饭，使得身体
的饮食供需发生了错位，即入口的和身体需要的并
不匹配，也就是说，即使吃了饭，“饿怒”带来的情感和
生理影响也会持续存在。
　　走出因饿生怒的怪圈，就得认真对待那些让
我们饥饿失调的不良习惯，认真对待食物，挑选让
自己身心快乐和健康的食物。
　　好好吃饭是大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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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海磊

　　灯光点亮，音乐响起，吴刚戴着“机械手”
徐徐走来，他眼神坚定有力。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
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吴刚
已经不记得唱了多少遍汪峰的《怒放的生
命》，他说这首歌“词有劲儿，写到自己心坎里
了”。每次唱歌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雄鹰，
翱翔在彩虹之巅。
　　这是一场特殊的巡演，从 2012 年开始，

《生命·阳光》一演就是十年。
　　十年来，这支由一群并不完美的演员组
成的四川残疾人艺术团，以一曲自强不息的
生命强音让无数观众落泪，更让台下掌声不
息。十年里，他们深入四川省的市（州）、县

（区）、社区、学校，巡演 400 余场次，近 200
万人观看。
　　每次演出结束，总有老人挤到后台，把水
果塞到演员手里；有阿妈拉着演员的手，含着
热泪为他们竖起大拇指；有学生和演员成为
朋友，开始“追星”式看他们演出；还有爸爸带
着失明的儿子来，希望孩子也能加入艺术
团……

生命强音

　　舞台上，尽情歌唱的吴刚给人力量，他的
节目总是排在反映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第一个
篇章。由四川残疾人艺术团打造的大型励志
主题演出《生命·阳光》，就是希望通过特殊艺
术形式和精彩表演，给观众带来生命力的
震撼。
　　每每唱起这些歌，生活的片段总在吴刚
眼前闪过。
　　 6 岁时，吴刚和小朋友玩捉迷藏，因为
先天弱视，他误爬到一个变压器上，本以为藏
在后面就不会被发现。哪知上面全是电线，手
抓上去的瞬间一股电流穿过全身，等他在医
院醒来时，两只手已经没了。
　　从如何靠自己把饭吃到嘴里开始，生活
的挑战接踵而来。幸好，唱歌给吴刚苦闷的生
活带来一丝光。2012 年成为艺术团签约歌
手后，吴刚接受的专业指导不断增多。
　　《生命·阳光》推出十年以来，历经数次改
版，但唯独节目《妈妈》从第一场演到了现在。

　　“孩子，我有一个梦想，想听你叫我一声
妈妈。”演员“妈妈”满眼期待地望向听障孩
子。这一幕，还原了听障孩子和母亲的生活场
景，这一幕，又是多少家庭无法触碰的痛。
　　摇头、回避、不自信，终于在鼓励与尝试
中，演员“孩子”们小声喊出妈妈，第一次、第
二次、第三次……声音越来越大，每一声呼唤
都直抵人心。
　　“每次演完，一眼看去，观众全在抹泪。”
团长王健说。同样，每场都双眼噙满泪水的还
有 25 岁的主演王嫒慧。
　　 7 岁后，她听力逐渐衰退，开始佩戴助
听器。因为有部分听说能力，她 15 岁到艺术
团后，开始担任《妈妈》节目的主演。
　　一次排练，背景音乐刚响起，王嫒慧的
眼泪涌出，当演到大声呼喊妈妈的环节，她
实在坚持不下去，坐在原地，把头埋进身子
里放声大哭。原来，王嫒慧的妈妈刚去世
不久。
　　“每次演出心里都很难受，我想妈妈。”王
嫒慧回忆起 7 岁时，每天晚上，妈妈总是准
时送她去学舞蹈。2012 年 12 月，艺术团第
一次演出，邀请家长来观看。王嫒慧的妈妈就
坐在五米之外的第一排，女儿表演时她流着
泪不停地竖起大拇指。
　　后来，她期待着在家乡能看到女儿的演
出，然而，没等到演出，人就离开了。
　　艺术团的每个节目都源于生活，源于演
员们自己的故事。
　　每次上台，艺术团签约歌手尔玛阿依一
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话筒，她自信、美丽。
　　 2014 年 7 月 8 日，一张拍摄于机场的
照片登上了媒体的头条。照片中的姑娘穿黑
色短裙，右腿截肢，左脚穿着一只近 20 厘米
的高跟鞋，她正挺直后背，拄着拐杖，大步向
前走。这位姑娘就是尔玛阿依。后来，因为这
张照片，有人送给她一首《最美的背影》，这也
是演出以来，她唱得最多的歌曲。
　　先天性失明的陈军、陈勇兄弟组成“亮眼
哥”组合，自创歌曲《桃花姑娘》；因脑瘫导致
双下肢瘫痪的郭振宇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
难，举办了个人音乐会……
　　舞台上的演员们听不见音乐，却能翩翩
起舞；看不见琴弦，却能弹奏美妙乐章；没有
手脚，却能演绎绚丽人生。虽然身体有残缺，
但他们都在舞台上努力绽放。

风雨同行

　　王健说，演出的名字《生命·阳光》，讨论
了两个多月才定下来。“阳光”既有演员们的
自强阳光，还有来自身边的、外界的光，正是
这些温暖的光，让大家一起风雨同行。
　　艺术团成立之初，找资金、找场地、招老
师、招学员、编排节目、开拓演出市场，每一项
都是难题。
　　 67 岁的丁勉是《生命·阳光》的执行导
演，之前曾在一所艺术学校任教。来时没多
想，演员招齐后，他傻眼了。大部分孩子听不
到，理解能力相对较弱，怎么让他们准确把握
舞蹈动作，需要从头摸索。
　　《生命·阳光》是一场主题式演出，演员首
先要理解节目的思想，还要把不同残疾类型
的角色呈现出来。丁勉认为，演出除了表达残
疾人的不甘与奋斗，以及困难中的风雨同行，
同时要表现在国家社会关爱下的每一位残
疾人。
　　每次训练，手语老师也同时在场，丁勉先
讲一遍动作要领，再做示范，然后手语老师给
演员们讲解。十年磨合，丁勉和演员们有了深
度默契。
　　无声的世界里，训练有汗水也有泪水。林
丽和爱人明军之前在自贡市富顺县特殊教育
学校当手语老师，艺术团成立后，他们来到这
里。除了日常教演员们手语外，每次训练，他
们也在现场见证了孩子们的努力。
　　初到艺术团的孩子大多已十六七岁，没
有舞蹈基础。芭蕾舞练习时，不少演员脚磨到
起泡、溃烂，仍缠着纱布继续跳。
　　咚咚咚……在艺术团的训练室里，一阵
阵鼓声传来。为了让演员们在无声世界里找
到节奏，舞蹈老师李芷馨经常敲起身边的大
鼓，“鼓声很大，他们可以通过空气、地板的震
动来感受节奏”。
　　上课时，尽管有手语老师在场，但他们大
多不懂舞蹈，舞蹈老师又往往不会手语。
2017 年到艺术团后，李芷馨开始自学手语。
　　每次演出，舞台四周，总有几个身影在灯
光暗处，用手指跳舞，他们是艺术团的手语指
挥，和演员们共同为观众呈现一个个精美的
节目。李芷馨说，一个 5 分多钟的舞蹈里，舞
蹈演员只需要记住自己的节奏和动作。但手

语指挥是要记住场上所有演员的节奏、动
作，并给演员以提醒。
　　“最多的时候同时面对三组演员，需要
手眼并用，准确地告诉他们各自要干什
么。”李芷馨说，但有一次，演员从上场到调
整动作和手语指挥一致“只用了十几秒”。

幸福阳光

　　生命总有价值，哪怕是一棵受伤的树，
也献出了一片绿荫。
　　演出中的一些画面让王健至今难忘。
2018 年 6 月 23 日，他们到阿坝州红原县进
行特殊艺术励志扶贫巡演。红原平均海拔约
3600 米，年均气温 1.4 摄氏度。舞蹈演员杨
鹿吟在跳完一个节目后，出现严重高原反
应，大家把她抬下场后，经过吸氧调整，几分
钟后她又上场表演下一个节目。“大家都很
敬业，也很珍惜演出机会。”王健说。
　　在广元，演出结束后，一个初中生走到
后台来，跟演员聊天，说自己很受感动，以
后不再跟父母闹别扭了，要好好学习。
　　还有一次在自贡，演出结束后，一位父
亲带着会拉二胡的视障儿子黄小亮找到吴
刚，询问如何进艺术团。后来，黄小亮顺利
考进艺术团，并和吴刚成了室友。
　　观众们透过舞台上一个个不屈的身
影，触碰着生命的阳光。艺术团的演员们也
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阳光。
　　细长的眼线、上挑的睫毛、淡淡的口
红……舞台下的尔玛阿依喜欢化着精致的
妆容，穿上精心搭配的衣服。她说自己性子
急，走路快，穿假肢反而觉得多余，她更喜
欢拐杖。
　　以前外出，尔玛阿依会带上爸爸妈妈
帮忙，现在她习惯自己推个行李箱去坐高
铁、坐飞机，在外的她也不拒绝别人想帮忙
的好意。靠着打拼，2015 年，她自己首付
在成都买了房子，“房子不大，但起码有自
己的家了”。
　　生活中，吴刚和尔玛阿依是好朋友，两个
人无话不谈。最近，受到疫情影响，艺术团演
出大幅减少，吴刚开始接触原创音乐圈子。
　　不去录音棚的时候，他一般住在艺术
团的宿舍。一张上下床旁摆着懒人沙发，电
脑桌上是他熬夜抢的《海贼王》手办，墙上
背景装饰布的图案是狮子、老虎。吴刚说他
喜欢这些看起来生猛一些的动物。
　　熟悉吴刚的人都知道他的“机械手”，
那是父亲专门为他设计的一套用来吃饭、
写字的工具，后面演变成唱歌拿话筒的“铁
臂”。后来，大家经常看到的是一个上海公
司为他赞助的新“机械手”，用手肘控制可
以让手指张开、合上，有十几种操作。“这个
铁臂上的花纹很酷，上台用这个好看。但平
时还不如我自己灵活。”吴刚边演示边笑着
说。日常生活中，他完全可以用手肘看手
机、玩电脑。
　　唱了多年汪峰的歌，让他骄傲的是有一
年汪峰在成都开演唱会，给吴刚送了一张票。
只可惜，当时他在外演出，票送给了弟弟。
　　如今，每一次排练到喊“妈妈”的地方，
王嫒慧依旧感情充沛。如今她也有了孩子，
说自己“当女儿和当妈妈的两种感觉都体
会到了”。
　　艺术团成立十年，《生命·阳光》演了十
年。这期间有新成员加入，也有老成员因结
婚生子或其他人生选择退出。王健认为，艺
术团是他们圆梦的平台，也是他们的家。这
十年，艺术团始终通过特殊艺术形式，传递
坚强、传送温暖、传播希望。

视障、听障，障不住《生命·阳光》绽放

▲四川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在表演舞蹈《轮椅上的舞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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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2 年开始，特殊巡

演《生命·阳光》一演就是十

年。十年里，这支由一群并不

完美的演员组成的四川残疾

人艺术团，巡演 400 余场次，

近 200 万人观看。十年来，他

们以一曲自强不息的生命强

音让无数观众落泪，更让台下

掌声不息


